
□ 陈蔚源 崔缤予

“80 万元？ 一分也不给她！” 74 岁的老王坐在我对面， 语气不容置疑。

“我刚做完大手术， 这笔折价款是我的心结， 也是我最后的指望。” 另一边，

将近 70 岁的孙阿姨哭诉着自己的无奈， 我递上一张纸巾， 很快就被她的泪水打湿

了， “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希望法官能帮帮我。”

凭借多年办理执行案件的经验， 我认为这起执行案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矛盾，

两位老人历经多年“对峙”， 早已势同水火， 为案件上了一把无形枷锁———它锈蚀

了亲情， 充满了对抗， 让执行进退维谷。

而我， 不断思考着如何解开这把“无形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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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万折价款纠纷
“缠住”昔日夫妻

“愿生前能见此案了结”

法官帮老人达成心愿

半路夫妻离婚起风波

大约 20 年前， 当时 48 岁的孙

阿姨与 54 岁的老王在一场相亲活

动中相识相恋， 两人携手步入婚姻

殿堂。然而，由于性格与生活理念的

差异， 两人间的矛盾如同休眠的火

山， 在日积月累的争吵与埋怨中轰

然爆发， 最终将往昔的情分消磨殆

尽。

2021 年，孙阿姨与老王向我所

在的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提起离

婚诉讼， 法院判决双方在婚姻存续

期间购买的房子归老王所有， 而老

王需支付孙阿姨折价款 80 万元。判

决生效后， 老王立刻将房屋换了新

锁，却一直对欠付孙阿姨的 80 万元

置之不理。

2022 年，孙阿姨向法院申请了

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法院依法

冻结了老王名下的银行账户。 经过

调查发现，老王已经退休，账户内余

额及退休金根本无法覆盖 80 万元

的折价款。 法官在穷尽调查措施后

发现， 除了判决中归属于老王的房

产外，再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因考

虑到老王年龄较大且独自居住生

活，这套房子是他唯一的住房，所以

当时暂时终结了执行程序。

2024 年 10 月，由于工作调整，

案子移交到了我手中。几天后，我第

一次见到了孙阿姨和老王。 接待室

里，他们的争吵声不绝于耳，从婚姻

琐事到情感破裂的缘由， 矛盾愈积

愈深。这一次的会见两人不欢而散。

我合上厚厚的卷宗， 上面记录

的不仅是财产之争， 更是两位再婚

老人十几年来剪不断， 理还乱的情

感纠葛。

“这房是我变卖了婚前旧居所

买，她不仅图财，还花光我的积蓄。

80 万元？我就是不给！”老王近乎偏

执的态度， 锁上了一把对抗执行的

“锁”。

“这房子虽然是你用婚前房产

的售卖款置换购买， 但在婚姻存续

期间房屋的贷款是你和孙阿姨共同

偿还的， 而且当初离婚时两人约定

房子是双方共同共有……” 我把这

些判决书上都写明白的道理， 再次

摊开来、揉碎了讲给老王听。可倔脾

气的老王拂了拂手，打断了我的话。

两边都是年纪不小的老人，矛

盾激烈，积怨已深。 强制执行，如海

上行舟，风高浪急，稍有不慎，便船

沉舟覆。

判决书已然生效， 执行是兑现

胜诉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

后一道防线”，这道“难题”必须要

解。但又该如何破局？我试图寻找最

优解。

“形同陌路”的父子

“我记得，老王多年前曾签过一

份老房的购买合同， 这个房子是财

产，可以执行。 ”根据孙阿姨提供的

线索，我立即前往老房所在地，但经

过调查，那老房子破败不堪，无法居

住， 而且连最基本的房屋产权证书

都没有，根本无法处置变现。

正一筹莫展， 孙阿姨提到老王

也许会听他儿子小王的话。“但小王

曾与老王对簿公堂， 估计也很难劝

动老王。 ”孙阿姨口中与老王“形同

陌路”的儿子，能成为破局关键吗？

再一次敲开老王的家门， 屋子

里没开灯黑漆漆的， 有一股淡淡的

霉味。

“你们打听他做什么？我早就和

他断绝了往来。 ”当说起儿子，老王

讳莫如深，将我推出门外。

为了能联系到小王， 我查阅了

当年父子俩的诉讼案卷， 终于找到

了小王的联系方式。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小王

接到电话，颇为意外。 原来，小王自

一开始就极力反对父亲的这段婚

姻。 父亲为了结婚卖掉了曾经的老

房，两人因此还闹上了法庭。

多年来，老王的婚姻摇摇欲坠、

风波不断， 小王也觉得疲惫不堪。 现

在， 小王更是连父亲的电话也没有。

“何况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哪有闲

钱还他的债？ ”

一直独居的老王其实很渴望家人

的关心与陪伴，我想，小王极有可能就

是案件恢复执行的“关键”。

“这些年，诉讼、执行，一桩桩一件

件事消耗着你父亲， 他年纪越来越大

了，这些麻烦事总要解决的。 ”面对小

王冷冰冰的态度， 我继续劝他，“你父

亲现在身体状况也很差， 一个人生活

显得冷清。有时他还会犯糊涂，说话逻

辑混乱，神情恍惚。 有空，你还是去看

看他。 ”

虽然小王嘴上“满不在乎”，但他

还是去看望了父亲。

几天后， 小王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看他日渐消瘦，心里也不是滋味。”

小王担忧老王的身体， 带他去医院做

检查，除了基础疾病，老王被确诊了阿

尔兹海默症。

“我尽量劝劝他。 ”小王对我说。

这层坚硬的冰壳，似有消融之迹。

案件陷入“僵局”

在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后， 老王再

无其他财产， 仅有名下唯一住房可供

执行。 而一直没能拿到折价款的孙阿

姨，也日渐憔悴，一句“愿生前能见到

此案了结”，沉甸甸地压在我心头。

于是，在经合议庭讨论后，法院决

定启动司法拍卖程序。

可是两次拍卖均以流拍告终，房

子无人问津，执行再次陷入僵局。

得知结果后， 孙阿姨愿意以最后

一次流拍价 128 万元抵偿老王欠付的

房屋折价款，并愿意补足近 50 万元的

差价款后，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而老

王，则需搬离该房屋。

很快，小王来到法院。

“我父亲年纪这么大了，身边也没

人照顾，这套房子是他唯一的住房，他

搬出去后要如何生活？”小王眉头皱成

一团，语气中充满了担忧。

“我了解你父亲的情况，考虑到他

独居且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我想目前

比较好的方案是让孙阿姨同意老王居

住在原来的房屋， 老王按照市价付租

金给孙阿姨。 ”我告诉小王，孙阿姨同

意了这个方案。

可小王这头却顾虑重重：“我实在

是不愿意父亲再因为这个房子产生纠

葛。”小王提出替代方案———由自己负

责安置好老王，但作为条件，孙阿姨除

了补上房屋的差价款， 还要再拿出一

笔安置费来安顿老王的晚年。

这个方案，孙阿姨直言难以接受，

她坚决不再让步。案件再次陷入拉锯。

这个方案“都满意”

为彻底化解这起“骨头案”，我提

议召开专业法官会议商量“出路”。 经

过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孙阿姨身患癌

症急需钱款， 老王又患上了阿尔茨海

默症， 小王现在愿意代理父亲解决案

件，应当趁热打铁将矛盾尽快平息。

“原来老王的偏执，有时的胡言乱

语，竟然是患了病。 ”我把老王的近况

告诉了孙阿姨，她也“心软”了，“毕竟

夫妻一场。”孙阿姨在补足房屋差价款

之外，愿意再拿些钱来帮助老王。

小王也退了一步， 表示愿意承担

起儿子的责任，好好照顾父亲，让老王

安度晚年。

站在被腾退的房屋前， 小王感慨

万千， 把房屋钥匙交到我手中， 对我

说：“谢谢你，我把爸爸接到我家里了，

他现在各方面都比较习惯。 这么多年

他执着于恨意，过不好眼下的日子，现

在他不再想过去的事，终于放下了。 ”

“谢谢你配合我们的工作，以后还

要多关心下他的身心健康。”我不忘叮

嘱小王。

多年恩怨终于在此时化为句点，

我也倍感欣慰。

“有空可以换一把新的锁，”我笑

着把钥匙郑重地递到孙阿姨的手中，

“迎接你的是崭新的生活。 ”

孙阿姨攥紧了钥匙，红了眼圈，向

我说道：“谢谢法院为我做了这么多！

这么多年，我也终于能松口气了。 ”

案子圆满地画上句号， 那把缠住

所有人多年的“无形锁”终于解开。

定分不易，止争尤难。执行工作是

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环， 我时常谨

记，要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

既要站在申请执行人的角度， 体会他

们想要兑现胜诉权益的迫切心情，也

要站在被执行人的角度， 了解他们的

困难所在，穷尽一切合法、合理、 合情

有效手段， 寻找最优解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 （执行干警： 陈蔚源， 上海市青

浦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


